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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策划，谭忠余
击毙叛徒白鑫
叛徒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年 $月 #%日在军委的一次紧
急碰头会上，他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
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
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
士贞，以及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
挥张际春。那次会议，周恩来由于临
时有事没到会而幸免于难。

在彭湃等人被捕几个小时后，
周恩来即得知消息。他连夜召开特
科紧急会议，与中央特科负责人一
起研究营救办法。会上决定了两项
任务：一是摸清审讯机关及押送彭
湃等人的路线，组织紧急营救；二是
查清谁是叛徒，立即给予制裁。特科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具体研究了对
澎湃等人的营救措施，最后决定劫
法场。很快，特科获悉几天后的早
晨，敌人要将彭湃等人解往上海龙
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立即下令特
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
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截车营救。
在解往龙华前，敌人对彭湃等人

要进行一次审讯。特科利用这次机
会，让打进敌人内部的特科人员巧妙
地给了彭湃一个暗示，暗示党组织将
要营救他们，让他们做好准备。
在彭湃等人被捕后的第五天清

晨，上海枫林桥的三岔路口突然热
闹起来。一家电影公司拍摄外景的
摄影队正在拍电影：一队运粮的装
卸工正在一辆卡车上搬运大米；水
果摊、修鞋匠、乞丐、游人等分布在

路的两边。谭忠余率领会开枪的红
队队员躲在暗处，正焦急地盯着路
的一端。&'分钟过去了，('分钟过
去了，)'分钟过去了，押送彭湃的囚
车却始终没有出现。周恩来闻讯，立
即下令取消这次营救行动，特科人员
迅速撤离现场。原来，这次行动中发
生了一个意外。参加行动的人员打开
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发现里面的驳壳
枪全都涂着一层黄油，不能使用，便
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
掉，再涂上生发油，这样用去了一两
个小时。等他们赶到预定地点时，敌
人的囚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些武器是
“内线”刚从国民党炮兵营的武器库
中取出来的，都是没用过的新枪，所
以枪上的机油还未清洗掉。
营救失败。彭湃、杨殷、颜昌颐、

邢士贞等四人血洒龙华。这更加激
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红队”队员对
叛徒白鑫的无比痛恨，决定立即制
裁他。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
坊弄堂察看现场，白鑫就住在国民
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公
馆里。周恩来等人详细研究后，制定
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决定在白鑫动
身去国外躲避制裁那天将他处决，
这项任务交给特科执行。
那天，特科的暗哨发现，范公馆

前后门增加了岗哨，弄堂口还增加
了两名游动的警察。下午，谭忠余、
王德明等人进入了和合坊。两个“修
鞋匠”监视其后门；和合坊弄堂水果
店的三个“小贩”守着水果摊；在霞
飞路（淮海中路）和蒲石路（长乐
路）、和合坊和尚贤坊之间，情侣、游
人在闲逛，不远处还有两辆轻型轿
车和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

谭忠余以及所有的红队队员眼
睛都不敢眨一下，紧盯着范公馆的
前后门。夜色越来越浓重。&'点多
钟，范争波的汽车开进了弄堂。紧接
着，范公馆的后门打开了一半，一个
人伸头往外看了看，没见有什么异
常，遂将后门大开，几个保镖和佣人
搬运着几件行李向汽车走去。

&&时许，白鑫出现了，由范争
波兄弟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从
后门出来，往汽车的方向疾走。他们
刚刚走到拐角处，突然与几个拎着
行李的陌生人相遇，陌生人拦住了
白鑫等人，未待白鑫等人掏出手枪，
密集的子弹已射向他们。乱枪中，范
争波连中三枪，其中两枪由背后穿
透前胸，一枪由腰部打入，重伤倒
地。范争波的弟弟范争洛身中 )弹，
一弹中腹部，当场毙命。白鑫拼命向
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谭忠余紧追

不放，一声枪响，白鑫倒在了地上。

风云突变，周恩来
避险住进了周惠年的家
周惠年与谭忠余结婚后，他们

家也就成了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周惠年是“家庭主妇”，家里常有“亲
朋好友”走动。
周惠年的工作还是任秘密交通

员。在国统区，交通员一般都是让女
人来承担（苏区则男性较多），特别
是娇小漂亮的女人当交通员，往往
会被警察、特务忽略。周惠年后来回
忆：“交通员这个工作也是非常危险
的，我们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
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
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
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
行任务的地点。有些女同志最初执
行这类任务时，腿直哆嗦，可我从未
害怕过。”交通员常取送文件、钱物，
在“红队”当交通员当然还要取送手
枪、弹药等武器，有时还要掩护“红
队”队员执行暗杀任务。“红队”男队
员们暗杀叛徒特务时，一般都不带
枪，让交通员取送。周惠年的儿子李
钊说：“我妈妈去了特科后，就在行
动科协助谭忠余工作。红队要到哪
个地方行动，不能大家都带着枪，真
正做行动的人，不带着武器前去。我
妈妈那时比较年轻，一打扮也挺像
样的，然后就弄一辆黄包车，她坐在
上面，一个漂漂亮亮的阔太太，谁也
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会带着武器，
其实枪都藏在车里。”
周惠年与谭忠余结婚后，在一

次运送武器中确实遇到了危险。那
次谭忠余带领“红队”执行任务，让

她送武器。周惠年浓妆艳抹坐在黄
包车上，双脚踩在踏板上的一只皮
箱上，皮箱里面装满手枪与子弹。车
后跟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交通员当
“保镖”。黄包车刚进入南京路，周惠
年就看见前面堵着一群人，带着枪的
军警正在一个一个地搜查行人。周惠
年赶紧叫车夫拐进一条横马路。谁知
刚刚拐进去不远，就被一个警察叫
停，周惠年惊出一身冷汗。没等警察
走近，她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站在
车上指着警察破口大骂：“瞎了眼了，
敢拦我的车，滚开！”那个年轻的警察
看着这位时髦漂亮的阔太太动怒，以
为今天遇到了哪位大人物的太太，只
得连声说道：“太太请走。”
在周惠年进入特科两个月后的

)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
与一个风尘女子过夜而被捕叛变
（两天后被国民党枪杀）。周恩来获
悉向忠发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是
还没来得及营救，就传出向忠发已
经叛变的消息。周恩来等人对此将
信将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的住所
并有钥匙，如果向忠发叛变，必会带
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一
家饭店，并让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
自己的寓所，看看向忠发是不是真
的叛变了。

谭忠余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
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夜色降临，
谭忠余一边卖着馄饨，一边密切地
注视着周恩来的寓所。月上中天时，
谭忠余远远看见几个人押着一个中
年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
打开了房门。等这帮人走后，谭忠余
收了馄饨摊，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
报。周恩来确定向忠发叛变了。

! 设在云南路 !!"号的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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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科女战士周惠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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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检查报告出来了

做穿刺检查的前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宴
会，席间，高希均教授首先发现我变瘦了，接
着，郭台铭先生特地把我拉到角落，不但仔细
询问我的状况，还郑重告诫我：“开复啊！自己
的健康千万不能大意！这样吧！当年为了救我
弟弟，我和台湾最优秀的血液肿瘤科专家都
成为朋友了，我来安排，你马上去找他们。”他
一边说，一边拨通了电话。

在他的协助下，我转诊到台大医
院，由顶尖医疗团队为我治疗。很快，
我做了腹腔镜手术，医生从肚子里取
出一大块肿瘤样本，再做组织培养。
两天后，诊断报告就出来了。
“李先生，我们确定是淋巴癌第

四期！”主治医师唐季禄轻轻地说，
仿佛语气稍稍重一点儿，就会把我压
垮似的！其他三位医生个个面色凝重
地围坐在我旁边，但没有一个人是看
着我的。我的目光只能落在主治医师
脸上，他试图躲开，迅速低下头，但又
不得不抬起头来迎向我。
“怎么可能！我没有感到任何不

适呀！”尽管心里早知不妙，但我还是和医生
抗议着。虽然我的腹部有二十几个淋巴肿瘤，
但除了长期睡眠不足，淋巴癌的几个主要症
状如失眠、盗汗、皮肤瘙痒、发烧、有明显可触
及的肿块……我一个也没有呀？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你的状况是有点

儿特殊，我们把你的病例送到美国与几位专
家交流过，你的癌细胞全部集中在下腹腔，并
没有扩散到横膈膜以上，骨髓也没有感染，但
肿瘤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严格说来，还是要归
类为第四期！”

“您的意思是……”我的心绷得紧紧
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其实也不用太紧张，
淋巴癌第四期与肺癌、肝癌四期不完全一
样，不见得就是晚期癌症，治愈的希望还是
很大的……”唐医生赶紧安慰我。
这时候，前一家医院的检查报告也出来

了。诊断结果都一样：滤泡性淋巴癌，都分析
是第四期！医生同时告诉我，淋巴癌是无法治
愈的疾病，一辈子都会潜伏在我的体内。这就
像身上总背着一个未爆弹，与我形影不离；只
要我一不留心、稍稍逾越了它能忍受的界限，

它就会把我彻底摧毁。
我正处在人生最好的时候，我身上还带

着经历过苹果（*++,-）、微软（./0123245）和谷
歌（6227,-）打磨过的光环；我婉拒了谷歌以
优渥的条件挽留我，踌躇满志地自己出面筹
组创新工场，希望能帮助有才华、有创意的年
轻人开创事业；各界对我投以高度的关注，投
资人对我信赖有加，许多令人叹赏的优秀人

才愿意跟我一起努力……我在微博
拥有 8'''多万粉丝，影响力与日俱
增……一切一切，几乎可以算得上
是完美无缺了，可是，老天却在此时
给了我狠狠的一击！

之前，我始终存有一丝幻想与期
待，在医生还没有确诊病情前，我一
直没把可能是淋巴癌第四期的消息
告诉任何人，尤其不知道该怎么跟先
铃说。她自 ##岁与我共组家庭，就一
心一意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在我们一
手建立起来的家。我和孩子就是她的
全部世界，假如我真有个三长两短，
她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一想到这里，
我的心都碎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人

生到此，我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唐医生为我详细分析了所有的可能，然

后建议我做出选择。我自己也上网搜索了许
多相关的研究报告，大致掌握了滤泡性淋巴
癌的治疗方向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标靶治
疗，二是化学治疗。

化疗一个月做一次，等到确定血液里面
的癌细胞已清除干净，就要抽取干细胞，做
冷冻培养。因为淋巴癌虽然是慢性的，并无
立即致命之虞，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在其他部
位复发，一旦肿瘤长到两厘米以上，就得再
做化疗，而且第一次的化疗药物就不能再
用，必须另外选择副作用较大，也较猛烈的
药物。如果转移到骨髓，那就有致命之虞，疗
法也困难许多。
毒性较低的滤泡性淋巴癌转移成毒性高

的恶性淋巴癌的概率是每年 &9，看起来概
率很低，但每年增加 &9的概率，如果我打算
再活 ('年，累积起来的概率也不小。不过，新
的医疗技术发展迅速，不断有令人振奋的病
例出现，例如，一个原本令群医束手无策的白
血病患者就是用免疫疗法成功治愈了。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 ! ! ! ! ! ! ! ! ! #$%决不放弃这次机会

陈赓又被押回南京，但禁闭他的不再是
狭小的牢房，而是宪兵司令部一幢宽敞的小
楼。伙食也改善了。经过几天养歇，陈赓的健
康已经恢复。
很快，渴望逃跑的心情控制了他。他觉得

那条伤腿也有劲了，在 8'米之内不会落后于
普通人。命运之神曾献给他九死一生，为什么
不能争取第十一次成功？他没事儿就活动腿，
并刮了胡子，换上像样的衣服。他提出要去逛
公园，看戏。早已通过窥镜观察到陈赓变化的
看守长，心中暗喜，深感蒋委员长软化有术。
他把陈赓的要求报告给宪兵司令谷正伦，谷
正伦一口答应。
逛玄武湖那天，天下着小雨，到处都是跳

动的雨伞。几个跟随的看守始终盯着他。逃跑
是不可能的。又过了几天。特务们陪陈赓去看
戏。看着戏院渐渐坐满，灯光渐渐黯淡，陈赓
突然站起来大喊：“我是共产党红军师长陈
赓！”剧场里顿时哗然，座位噼啪乱响，有观众
站了起来，有观众围了上来。有个新闻记者在
场，不停地用镁光照相。陈赓刚一拔腿，就被
身边四五个特务按住，不容分说，把他架出等
候在外的汽车。从此，陈赓失去了到公共场所
的自由。
有一天，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了一

名法官，持有证明，要单独审讯陈赓。
审讯厅里只剩下法官和被告时，法官阴

郁的目光环视着窗户、墙壁和门，用手掩着嘴
干咳了一声，点头示意陈赓坐下。
“国民政府派我来单独审讯你，希望你从

实招来，不得隐瞒！”陈赓讨厌地瞄了他一眼。
“你叫什么？”法官问。“明知故问！”“多大年
龄？”“&"'(年 #月 #:日午时三刻生于湖南
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羊吉安，父亲陈绍纯、母亲
彭学娴，祖父陈益怀，有弟六人，本人排行老
大。&";;年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陈赓
故意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简历，没有人能听得
清，记得住。

法官两个胳膊肘往桌上一架，
用手掌托住额头，不急不愠地加了
一句：“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也
是，将来仍然是。”陈赓重复了一遍。
法官没有再反驳他，而是竖起

手掌，在掌心里写了一个“麻”字。他
们的目光相遇了，陈赓的黑眼珠开始显出惊
讶的神色：这不是他与其他地下党接头的暗
号吗<他无声而疑惑地凝视着法官。
“麻老广派我来的。家里人要我通知你，

正在给你准备吃的。你要暂时改变一下态度，
不要肝火太旺……”法官的声音传进他的耳
朵里。
“真的<”陈赓问。法官说到这里停住了。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审讯室里只
听见各自有节奏的呼吸声。陈赓急不可耐地
等着法官把话说下去，但他却沉默不语。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进来一个穿着黑制

服的宪兵，手里提着一副亮晃晃的手铐。
“把人带回去！”法官大声吼叫着，脚下踢

得什么东西咚咚响。
回到看管室，陈赓心里翻腾开了：这究竟

是福音，还是陷阱<法官说的麻老广他确实认
识，暗号也对。但这个法官他却从不相识，嘿，
管它呢，先按他说的办：不就少骂几句吗……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提审他。一般问话之

后，法官终于走近他身旁，低声说道：“一切已
经就绪。三日晚饭后，注意脚底下……”
三天就像过了三年=

第三天，陈赓吃完晚饭后，先窗前窗后观
察了一番。窗外面钉着粗大的铁栅，窗口离地
面 (米多，跳不出去。外屋里特务和几个女人
正在调笑，麻将抄得山响。门口也无法通过。
脚下< 脚下是坚固的木纹地板……他多少有
些疑惑。但他决不放弃这次机会，即使被发现
了，顶多是个死。
他站起来两次。一次他踮起脚尖贴近门

板，听听外面是否有人偷看。另一次，他小心
翼翼拿木片塞进门底下的缝，免得门被突然
推开。
后来，外屋响起了八下钟声。那冗长的声

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震耳，这般凄惨。房屋
渐渐变得昏暗。灰白色的点点星光开始布满
天空。白色的窗帘慢慢变黄，又由黄变蓝，最
后慢慢染上一层黑色，跟夜空的颜色一样。


